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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的话

    读者朋友，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中外名著的初

衷是为了使读者能用低廉的价格阅读名著，我们

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，所有名著足本无删节。同
时采用紧凑的版式，压缩不必要的装饰和白空。

减少用纸量，提高书的性价比。
    内文用纸为了读者长时间阅读不至于手眼

疲劳，我们特选用了具有健目功能的轻型高级环

保纸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月U 舀

    我们出版这一套中国经典文学名著丛书，是为广大初读古典名著读

者而编的。它们是便于随时阅读的那一种，而非是陈列在书架上点缀书

房美观的那一种。定价也比一般的名著便宜些才是我们的初衷。

    这些古典文学名著，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学遗产。我们的出版业，

甚至全世界的出版业，至今享受着它们的公益。它们早都有了世界别种

文字的译本。故又可以说，每一个读它们的人，也都在享受着它们的作者

的奉献。它们的作者，生前的命况又都不太好。比如《水浒传》的作者施

耐庵，被朝廷砍了头;比如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曹雪芹，呕心沥血，只为一书，

最后死于贫病;比如《聊斋志异》的作者蒲松龄，并没有享用版税的幸运。

而我们世人，还将一代代地欣赏着他们的奉献。“文学遗产”四字，在此点

上，意味着最令人肃然起敬的注脚。我们一代代品顺他们的文学才华，乃

为对他们最好的报答方式

    《三言》的编著者是明代的冯梦龙，生于1574年，死于1646年，字犹

龙，别署龙子犹、墨憨斋主人、顾曲散人等。长洲(今苏州)人。他出身于

书香门第，年轻时富有才情，但一直没取得什么功名。直到崇祯三年

(1630年)57岁时才选为贡生。

    冯梦龙从小生长在商业经济活跃的苏州地区，年轻时常出人青楼酒

馆，混道于市井当中，非常熟悉市民生活，在通俗文学方面取得的成就和

这些经历非常有关。

    《三言》是《喻世明言》、《警世通言》、《醒世恒言》三部小说集的总称。

《三言》每集40篇，共120篇。这些作品有的是辑录了宋、元、明以来的旧

本，但一般都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;也有的是据文言笔记、传奇小说、戏

曲、历史故事，乃至社会传闻再度创作而成，因此，《三言》包容了旧本的汇



辑和新著的创作，是我国白话短篇小说在说唱艺术的基础上，经过文人的

整理加工到文人进行独立创作的开始，是宋、元、明三代最重要的一部白

话短篇小说的总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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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县令竞义婚孤女 摧耀纂

    第 一 卷

两县令竞义婚孤女

        风水人间不可无，也须阴鹭两相扶。

        时人不解苍天意，枉使身心着意图。

    话说近代浙江衙州府，有一人姓王名奉，哥哥姓王名春。弟兄各生一

女，王春的女儿名唤琼英，王奉的叫做琼真。琼英许配本郡一个富家潘百

万之子播华。琼真许配本郡萧别驾①之子萧雅，都是自小聘定的。琼英

方年十岁，母亲先丧，父亲继段。那王春临终之时，将女儿琼英托与其弟，

嘱咐道:“我并无子嗣，只有此女，你把做嫡女看成。待其长成，好好嫁去

潘家。你嫂嫂所遗房仓衣饰之类，尽数与之。有播家原聘财礼置下庄田，

就把与他做脂粉之费。莫负吾言!”嘱罢，气绝。殡葬事毕，王奉将侄女

琼英接回家中，与女儿琼真作伴。

    忽一年元旦，潘华和萧雅不约而同到王奉家来拜年。那潘华生得粉

脸朱唇，如美女一般，人都称玉孩童。萧雅一脸麻子，眼眶齿肥.，好似飞

天夜叉模样。一美一丑，相形起来，那标致的越觉美玉增辉，那丑陋的越

觉泥涂无色。况且潘华衣服炫丽，有心卖富，脱一通换一通。那萧雅是老

实人家，不以穿着为事。常言道:佛是金装，人是衣装。世人眼孔浅的多，

只有皮相，没有骨相。王家若男若女，若大若小，那一个不欣羡潘小官人

美貌，如潘安再出，暗暗地颠唇簸嘴，批点那飞天夜叉之丑。王奉自己也

看不过，心上好不快活。

    不一日，萧别驾卒于任所。萧雅奔丧，扶枢而回。他虽是个世家，累

代清官，家无余积，自别驾死后，日渐消索;潘百万是个暴富，家事日盛一

日。王奉忽起一个不良之心，想道:“萧家甚穷，女婿又丑;潘家又富，女

婿又标致。何不把琼英、琼真暗地兑转，谁人知道?也不教亲生女儿在穷

汉家受苦。”主意已定，到临嫁之时，将琼真充做侄女，嫁与潘家，哥哥所

① 别驾:官名，宋、明、清“通判”的别称，即州、府长官的副手。
② 眼呕齿肥 :眼眶洼陷深入，牙齿又大又稀的样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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遗衣饰庄田之类，都把他去。却将琼英反为己女，嫁与那飞天夜叉为配，

自己薄薄备些妆仓嫁送。琼英但凭叔叔做主，敢怒而不敢言。谁知嫁后，

那潘华自恃家富，不习诗书，不务生理，专一漂赌为事。父亲累训不从，气

愤而亡。潘华益无顾忌，日逐与无赖小人酒食游戏。不上十年，把百万家

资败得罄尽，寸土俱无。丈人屡次周给他，如炭中沃雪，全然不济。结末

迫于冻馁，瞒着丈人，要引浑家去投靠人家为奴。王奉闻知此信，将女儿

琼真接回家中养老，不许女婿上门。潘华流落他乡，不知下落。那萧雅勤

苦攻书，后来一举成名，直做到尚书地位;琼英封一品夫人。有诗为证:

          目前贫富非为准，久后穷通未可知。

        颠倒任君满昧做，鬼神昭鉴定无私。

    看官，你道为何说这王奉嫁女这一事?只为世人但顾眼前，不思日

后;只要损人利己，岂知人有百算，天只有一算。你心下想得滑碌碌的一

条路，天未必随你走哩。还是平日行善为高。今日说一段话本，正与王奉

相反，唤做《两县令竞义婚孤女》。这桩故事，出在梁唐晋汉周五代之季。

其时周太祖郭威在位，改元广顺。虽居正统之尊，未就混一之势。四方割

据称雄者，还有几处，共是五国三镇。那五国?

        周郭威          南汉刘晨      北汉刘昊

        南唐李异      蜀孟知祥

    那三镇?

        吴越钱谬        湖南周行逢      荆南高季昌

    单说南唐李氏有国，辖下江州地方，内中单表江州德化县一个知县，

姓石名璧，原是抚州临川县人氏，流寓建康。四旬之外，丧了夫人，又无儿

子，只有八岁亲女月香，和一个养娘随任。那官人为官清正，单吃德化县

中一口水①。又且听讼明决，雪冤理滞，果然政简刑清，民安盗息。退堂

之暇，就抱月香坐于膝上，教他识字，又或叫养娘和他下棋、跳 1%，百般顽

耍。他从旁教导。只为无娘之女，十分爱惜。一日，养娘和月香在庭中截

那小小球儿为戏。养娘一脚踢起，去得势重了些，那球击地而起，连跳几

跳地溜溜滚去，滚人一个地穴里。那地穴约有二三尺深，原是埋缸贮水的

    ① 单吃德化县一口水:晋代邓枚作吴郡太守，自己载米赴任，不受棒禄，只饮昊水而已。
这里形容廉洁不贪污的意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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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。养娘手短搅它不着，正待跳下穴中去拾取球儿。石璧道:“且住!”

问女儿月香道:“你有甚计较，使球儿自走出来么?”月香想了一想，便道:

“有计了!”即教养娘去提过一桶水来，倾在穴内。那球便浮在水面。再

倾一桶，穴中水满，其球随水而出。石璧本是要试女孩儿的聪明，见其取

水出球，智意过人，不胜之喜。

    闲话休叙。那官人在任不上二年，谁知命里官星不现，芍祸相侵。忽

一夜仓中失火，急去救时，已烧损官粮千余石。那时米贵，一石值一贯五

百。乱离之际，军粮最重。南唐法度，凡官府破耗军粮至三百石者，即行

处斩。只为石璧是个清官，又且火灾天数，非关本官私弊，上官都替他分

解保奏。唐主怒犹未息，将本官削职，要他赔偿。估价共该一千五百余

两。把家私变卖，未尽其半。石璧被本府软监，追逼不过，郁成一病，数日

而死。遗下女儿和养娘二口，少不得着落牙婆官卖，取价偿官。这等苦

楚，分明是:

        屋漏更遭连夜雨，船迟又遇打头风。

    却说本县有个百姓，叫做贾昌，昔年被人诬陷，坐假人命事，问成死罪

在狱。亏石知县到任，审出冤情，将他释放。贾昌衔保家活命之恩无从报

效，一向在外为商，近日方回，正值石知县身死，即往抚尸坳哭，备办衣裳

棺木，与他殡睑。合家挂孝，买地莹葬。又闻得所欠官粮尚多，欲待替他

赔补几分，怕钱粮干系，不敢开端惹祸。见说小姐和养娘都着落牙婆官

卖，慌忙带了银子，到李牙婆家，问要多少身价。李牙婆取出朱批的官票

来看:养娘十六岁，只判得三十两;月香十岁，倒判了五十两。却是为何?

月香虽然年小，容貌秀美可爱;养娘不过粗使之蟀，故此判价不等。贾昌

并无吝色，身边取出银包，兑足了八十两纹银，交付牙婆，又谢他五两银

子，即时领取二人回家。李牙婆把两个身价，交纳官库。地方呈明石知县

家财人口变卖都尽，上官只得在别项挪移赔补，不在话下。

    却说月香自从父亲死后，没一刻不啼啼哭哭。今日又不认得贾昌是

什么人，买他归去，必然落于下贱。一路痛哭不已。养娘道:“小姐，你今

番到人家去，不比在老爷身边，只管啼哭，必遭打骂。”月香听说，愈觉悲

伤。谁知贾昌一片仁义之心，领到家中，与老婆相见，对老婆说:“此乃恩

人石相公的小姐。那一个就是伏侍小姐的养娘。我当初若没有恩人，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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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死于缘继①。今日见他小姐，如见恩人之面。你可另收拾一间香房，教

他两个住下，好茶好饭供待他，不可怠慢。后来倘有亲族来访，那时送还，

也尽我一点报效之心。不然之时，待他长成，就本县择个门当户对的人

家，一夫一妇，嫁他出去，恩人坟墓也有个亲人看觑。那个养娘依旧得他

伏侍小姐，等他两个作伴，做些女工，不要他在外答应。”月香生成伶俐，

见贾昌如此吩咐老婆，慌忙上前万福道:“奴家卖身在此，为奴为蝉，理之

当然。蒙恩人抬举，此乃再生之恩。乞受奴一拜，收为义女。”说罢，即忙

下跪。贾昌那里肯要他拜，别转了头，忙教老婆扶起道:“小人是老相公

的子民，这缕蚁之命，都出老相公所赐。就是这位养娘，小人也不敢怠慢，

何况小姐!小人怎敢妄自尊大。暂时屈在寒家，只当宾客相待。望小姐

勿责怠慢，小人夫妻有幸。”月香再三称谢。贾昌又吩咐家中男女，都称

为石小姐。那小姐称贾昌夫妇，但呼贾公贾婆，不在话下。

    原来贾昌的老婆，素性不甚贤慧。只为看上月香生得清秀乖巧，自己

无男无女，有心要收他做个螟岭②女儿。初时甚是欢喜，听说宾客相待，

先有三分不耐烦了。却灭不得石知县的恩，没奈何依着丈夫言语，勉强奉

承。后来贾昌在外为商，每得好纳好绢，先尽上好的寄与石小姐做衣服

穿。比及回家，先问石小姐安否。老婆心下渐渐不平。又过些时，把马脚

露出来了。但是贾昌在家，朝容夕餐，也还成个规矩，口中假意奉承几句。

但背了贾昌时，茶不茶，饭不饭，另是一样光景了。养娘常叫出外边杂差

杂使，不容他一刻空闲。又每日间限定石小姐要做若干女工针指还他。

倘手迟脚慢，便去捉鸡骂狗，口里好不干净。正是:

        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。

    养娘受气不过，A知小姐，欲待等贾公回家，告诉他一番。月香断然

不肯，说道:“当初他用钱买我，原不指望他抬举。今日贾婆虽有不到之

处，却与贾公无干。你若说他，把贾公这段美情都没了。我与你命薄之

人，只索忍耐为上。”忽一日，贾公做客回家，正撞着养娘在外汲水，面庞

比前甚是黑瘦了。贾公道:“养娘，我只教你伏侍小姐，谁要你汲水?且

放着水桶，另叫人来担罢!”养娘放了水桶，动了个感伤之念，不觉滴下几

    ① 绿继(lib xi的:捆罪犯的黑色绳子，引申为牢狱、刑法的代称。
    ② 螟岭(ming ling):一种绿色小虫，媒砚捕螟岭喂它的幼虫，古人误解，lA为它养螟聆为

子，所以一般称养子为螟岭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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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泪来。贾公要盘问时，他把手拭泪，忙忙的奔进去了。贾公心中甚疑。

见了老婆，问道:“石小姐和养娘没有甚事么?”老婆回言:“没有。”初归之

际，事体多头，也就搁过一边。又过了几日，贾公偶然到近处人家走动，回

来不见老婆在房，自往厨下去寻他说话。正撞见养娘从厨下来，也没有托

盘，右手拿一大碗饭，左手一只空碗，碗上顶一碟腌菜叶儿。贾公有心闪

在隐处看时，养娘走进石小姐房中去了。贾公不省得这饭是谁吃的，一些

荤腥也没有。那时不往厨下，竟悄悄的走在石小姐房前，向门缝里张时，

只见石小姐将这碟腌菜叶儿过饭。心中大怒，便与老婆闹将起来。老婆

道:“荤腥尽有，我又不是不舍得与他吃。那丫头自不来担，难道要老娘

送进房去不成?”贾公道:“我原说过来，石家的养娘，只教他在房中与小

姐作伴。我家厨下走使的又不少，谁要他出房担饭!前日那养娘喃着两

眼泪在外街汲水，我己疑心，是必家中把他难为了，只为匆忙，不曾细问

得。原来你惩地无恩无义，连石小姐都怠慢!见放着许多荤菜，却教他吃

白饭，是甚道理?我在家尚然如此，我出外时，可知连饭也没得与他们吃

饱。我这番回来，见他们着实黑瘦了。”老婆道:“别人家丫头，那要你惩

般疼他，养得白白壮壮，你可收用他做小老婆么?”贾公道:“放屁!说的

是什么话!你这样不通理的人，我不与你讲嘴。自明日为始，我教当值的

每日另买一分肉菜供给他两口，不要在家伙中算账，省得夺了你的口食，

你又不欢喜。”老婆自家觉得有些不是，口里也含含糊糊的哼了几句，便

不言语了。从此贾公吩付当值的，每日肉菜分做两份。却叫厨下丫头们，

各自安排送饭。这几时，好不齐整。正是:

        人情若比初相识，到底终无怨恨心。

    贾昌因牵挂石小姐，有一年多不出外经营。老婆却也做意修好，相忘

于无言。月香在贾公家，一住五年，看看长成。贾昌意思要密访个好主

儿，嫁他出去了，方才放心，自家好出门做生理。这也是贾公的心事，背地

里自去勾当。晓得老婆不贤，又与他商量怎的;若是凑巧时，赔些妆奋嫁

出去了，可不干净。何期姻缘不偶。内中也有缘故:但是出身低微的，贾

公又怕辱莫了石知县，不肯俯就;但是略有些名目的，那个肯要百姓人家

的养娘为妇，所以好事难成。贾公见姻事不就，老婆又和顺了，家中供给

又立了常规，舍不得耽搁生意，只得又出外为商。未行数日之前，预先叮

泞老婆有十来次，只教好生看待石小姐和养娘两口。又请石小姐出来，再



醒世恒言 ·第一卷

三抚慰，连养娘都用许多好言安放。又吩咐老婆道:“他骨气也比你重几

百分哩，你切莫慢他!若是不依我言语，我回家时，就不与你认夫妻了。”

又唤当值的和厨下丫头，都吩咐遍了，方才出门。

        临岐费尽叮哼语，只为当初受德深。

    却说贾昌的老婆，一向被老公在家作兴石小姐和养娘，心下好生不

乐。没奈何，只得由他，受了一肚子的腌m昏闷之气。 一等老公出门，三

日之后，就使起家主母的势来。寻个茶迟饭晏小小不是的题目，先将厨下

丫头试法，连打几个巴掌，骂道:“贱人，你是我手内用钱讨的，如何惩地

托大!你恃了那个小主母的势头，却不用心伏待我?家长在家日，纵容了

你;如今他出去了，少不得要还老娘的规矩。除却老娘外，那个该伏侍的?

要饭吃时，等他自担，不要你们献勤，却耽误老娘的差使!”骂了一回，就

乘着热闹中，唤过当值的，吩咐将贾公派下另一份肉菜钱，干折进来，不要

买了。当值的不敢不依。且喜月香能甘淡薄，全不介意。

    又过了些时，忽一日，养娘担洗脸水，迟了些，水已凉了。养娘不合哼

了一句。那婆娘听得了，特地叫来发作道:“这水不是你担的。别人烧着

汤，你便胡乱用些罢。当初在牙婆家，那个烧汤与你洗脸?”养娘耐嘴不

住，便回了几句言语道:“谁要他们担水烧汤!我又不是不曾担水过的，

两只手也会烧火。下次我自担水自烧，不费厨下姐姐们力气便了。”那婆

娘提醒了他当初曾担水过这句话，便骂道:“小贱人!你当先担得几桶

水，便在外面做身做分，哭与家长知道，连累老娘受了百般呕气。今日老

娘要讨个账儿。你既说会担水，会烧火，把两件事都交在你身上。每日常

用的水，都要你担，不许缺乏。是火，都是你烧。若是难为了柴，老娘却要

计较。且等你知心知意的家长回家时，你再啼啼哭哭告诉他便了，也不怕

他赶了老娘出去。”月香在房中，听得贾婆发作自家的’r头，慌忙移步上

前，万福谢罪，招称许多不是，叫贾婆莫怪。养娘道:“果是蟀子不是了!

只求看小姐面上，不要计较。”那老婆愈加忿怒，便道:“什么小姐，小姐!

是小姐，不到我家来了。我是个百姓人家，不晓得小姐是什么品级，你动

不动把来压老娘，老娘骨气虽轻，不受人压量的。今日要说个明白。就是

小姐，也说不得费了大钱讨的。少不得老娘是个主母。贾婆也不是你叫

的。”月香听得话不投机，含着眼泪，自进房去了。

    那婆娘吩咐厨中，不许叫“石小姐”，只叫他“月香”名字。又吩咐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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娘，只在厨下专管担水烧火，不许进月香房中。月香若要饭吃时，待他自

到厨房来取。其夜，又叫丫头搬了养娘的被窝到自己房中去。月香坐个

更深，不见养娘进来，只得自己闭门而睡。又过几日，那婆娘唤月香出房，

却教丫头把他的房门锁了。月香没了房，只得在外面盘旋，夜间就同养娘

一铺睡。睡起时，就叫他拿东拿西，役使他起来。在他矮檐下，怎敢不低

头?月香无可奈何，只得伏低伏小。那婆娘见月香随顺了，心中暗喜，蓦

地开了他房门的锁，把他房中搬得一空。凡丈夫一向寄来的好绸好缎，曾

做不曾做得，都迁人自己箱笼，被窝也收起了不还他。月香暗暗叫苦，不

敢则声。

    忽一日，贾公书信回来，又寄许多东西与石小姐。书中嘱咐老婆:

“好生看待，不久我便回来。”那婆娘把东西收起，思想道:“我把石家两个

丫头作贱够了，丈夫回来，必然厮闹。难道我惧怕老公，重新奉承他起来

不成?那老王八把这两个瘦马①养着，不知作何结束!他临行之时，说

道:‘若不依他言语，就不与我做夫妻了。’一定他起了什么不良之心。那

月香好副嘴脸，年已长成。倘或有意留他，也不见得。那时我争风吃醋便

迟了。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把他两个卖去他方，老

王八回来也只一怪。拼得厮闹一场罢了，难道又去赎他回来不成?好计，

好计!”正是:

          眼孔浅时无大量，心田偏处有奸谋。

    当下那婆娘吩咐当值的:“与我唤那张牙婆到来，我有话说。”不一

时，当直的将张婆引到。贾婆教月香和养娘都相见了，却发付他开去。对

张婆说道:“我家六年前，讨下这两个’r头。如今大的戒大了，小的又娇

娇的，做不得生活，都要卖他出去。你与我快寻个主儿。”原来当先官卖

之事，是李牙婆经手。此时李婆已死，官私做媒，又推张婆出尖了。张婆

道:“那年纪小的，正有个好主儿在此，只怕大娘不肯。”贾婆道:“有甚不

肯?”张婆道:“就是本县大尹老爷，复姓钟离，名义，寿春人氏，亲生一位

小姐，许配德安县高大尹的长公子，在任上行聘的。不日就要来娶亲了。

本县嫁装都已备得十全，只是缺少一个随嫁的养娘。昨日大尹老爷唤老

① 瘦马:旧时，扬州一带，有些人买女孩子养着，教他吹弹歌唱，长大了卖给人家作姨太或
    娟妓，这种女孩子被称为“瘦马”。唐代白居易“有感”诗云:“莫养瘦马驹，莫养小妓
    女。”把“搜马驹”与“小妓女”对举，后来就径称小妓女一类的人为“瘦马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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媳妇当官吩咐过了。老媳妇正没处寻。宅上这位小娘子，正中其选。只

是异乡之人，怕大娘不舍得与他。”贾婆想道:“我正要寻个远方的主顾，

来得正好!况且知县相公要了人去，丈夫回来，料也不敢则声。”便道:

“做官府家的陪嫁，胜似在我家十倍，我有什么不舍得?只是不要亏了我

的原价便好。”张婆道:“原价许多?”贾婆道:“十来岁时，就是五十两讨

的。如今饭钱又丢一主在身上了。”张婆道:“吃的饭是算不得账。这五

十两银子在老媳妇身上。”贾婆道:“那一个老’r头也替我觅个人家便好。

他两个是一伙儿来的。去了一个，那一个也养不住了。况且年纪一二十

之外，又是要老公的时候，留他什么!”张婆道:“那个要多少身价?”贾婆

道:“原是三十两银子讨的。”牙婆道:“粗货儿，值不得这许多。若是减得

一半，老媳妇倒有个外甥在身边，三十岁了，老媳妇原许下与他娶一房妻

小的。因手头不宽展，握下去。这倒是雌雄一对儿。”贾婆道:“既是你的

外甥，便让你五两银子。”张婆道:“连这小娘子的媒礼在内，让我十两

罢。”贾婆道:“也不为大事。你且说合起来。”张婆道:“老媳妇如今先去

回复知县相公。若讲得成时，一手交钱，一手就要交货的。”贾婆道:“你

今晚还来不?”张婆道:“今晚还要与外甥商量，来不及了。明日早来回

话。多分两个都要成的。”说罢，别去，不在话下。

    却说大尹钟离义到任有一年零三个月了。前任马公，是顶那石大尹

的缺。马公升任去后，钟离义又是顶马公的缺。钟离大尹与德安高大尹

原是个同乡。高大尹生下二子，长日高登，年十八岁;次曰高升，年十六

岁。这高登便是钟离公的女婿。自来钟离公未曾有子，只生此女，小字瑞

枝，方年一十七岁，选定本年十月望日出嫁。此时九月下旬，吉期将近。

钟离公吩咐张婆，急切要寻个陪嫁。张婆得了贾家这头门路，就去回复大

尹。大尹道:“若是人物好时，就是五十两也不多。明日库上来领价，晚

上就要进门的。”张婆道:“领相公钧旨。”当晚回家，与外甥赵二商议，有

这相应的亲事，要与他完婚。赵二先欢喜了一夜。次早，赵二便去整理衣

褶，准备做新郎。张婆到家中，先凑足了二十两身价，随即到县取知县相

公钧帖，到库上兑了五十两银子，来到贾家，把这两项银子交付与贾婆，分

疏得明明白白。贾婆都收下了。少顷，县中差两名皂隶，两个轿夫，抬着

一顶小轿，到贾家门首停下。贾家初时都不通月香晓得，临期竟打发他上

轿。月香正不知教他那里去，和养娘两个，叫天叫地，放声大哭。贾婆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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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三七二十一，和张婆两个你一推，我一忽，士双他出了大门。张婆方才说

明:“小娘子不要啼哭了!你家主母，将你卖与本县知县相公处做小姐的

陪嫁。此去好不富贵!官府衙门，不是耍处，事到其间，哭也无益。”月香

只得收泪，上轿而去。轿夫抬进后堂。月香见了钟离公，还只万福。张婆

在旁道:“这就是老爷了，须下个大礼!”月香只得磕头。立起身来，不觉

泪珠满面。张婆教他拭干了泪眼，引人私衙，见了夫人和瑞枝小姐。问其

小名，对以“月香”。夫人道:“好个‘月香’二字!不必更换，就发他伏侍

小姐。”钟离公厚赏张婆，不在话下。

        可怜宦室娇香女，权作闺中使令人。

    张婆出衙，已是酉牌时分。再到贾家，只见那养娘正思想小姐，在厨

下痛哭。贾婆对他说道:“我今把你嫁与张妈妈的外甥，一夫一妇，比月

香到胜几分，莫要悲伤了!”张婆也劝慰了一番。赵二在混堂内洗了个净

浴，打扮得帽儿光光，衣衫簇簇，自家提了一碗灯笼①前来接亲。张婆就

教养娘拜别了贾婆。那养娘原是个大脚，张婆扶着步行到家，与外甥

成亲 。

    话休絮烦。再说月香小组自那日进了钟离相公衙内，次日，夫人吩咐

新来脾子，将中堂打扫。月香领命，携帚而去。钟离义梳洗已毕，打点早

衙理事，步出中堂，只见新来脾子呆呆的把着一把扫帚，立于庭中。钟离

公暗暗称怪。悄地上前看时，原来庭中有一个土穴，月香对了那穴，汪汪

流泪。钟离公不解其故。走人中堂，唤月香上来，问其缘故。月香愈加哀

泣，口称不敢。钟离公再三洁问。月香方才收泪而言道:“贱妾幼时，父

亲曾于此地教妾a球为戏，误落球于此穴。父亲问妾道:‘你可有计较，

使球自出于穴，不须拾取?’贱妾言云:‘有计。’即遣养娘取水灌之。水满

球浮，自出穴外。父亲谓妾聪明，不胜之喜。今虽年久，尚然记忆。睹物

伤情，不觉哀泣。愿相公俯赐矜怜，勿加罪责!”钟离公大惊道:“汝父姓

甚名谁?你幼时如何得到此地?须细细说与我知。”月香道:“妾父姓石

名璧，六年前在此作县尹。为天火烧仓，朝廷将父革职，勒令赔偿。父亲

病郁而死。有司将妾和养娘官卖到本县贾公家。贾公向被冤枉，感我父

① 一碗灯笼:古时点灯用盏碟或碗盛油，加上灯捻，就可照明，外面再加上灯罩，可以提
    着，所以一只灯笼也叫做“一碗灯笼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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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命之恩，故将贱妾甚相看待，抚养至今。因贾公出外为商，其妻不能相

容，将妾转卖于此。只此实情，并无欺隐。”

        今朝诉出衷肠事，铁石人知也泪垂。

    钟离公听罢，正是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:“我与石璧一般是个县尹。

他只为遭时不幸，遇了天灾，亲生女儿就沦于下贱。我若不闻不见，到也

罢了。天教他到我衙里，我若不扶持他，同官体面何存!石公在九泉之

下，以我为何如人!”当下请夫人上堂，就把月香的来历细细叙明。夫人

道:“似这等说，他也是个县令之女，岂可贱脾相看。目今女孩儿嫁期又

逼，相公何以处之?”钟离公道:“今后不要月香服役，可与女孩儿姊妹相

称，下官自有处置。”即时修书一封，差人送到亲家高大尹处。高大尹拆

书观看，原来是求宽嫁娶之期。书上写道:

        婚男嫁女，虽父母之心;舍己成人，乃高明之事。近因小女出阁，

    预置腾脾①月香。见其颜色端丽，举止安详，心窃异之。细访来历，

    乃知即两任前石县令之女。石公廉吏，因仓火失官丧躯，女亦官卖，

    转展售于寒家。同官之女，犹吾女也。此女年已及笋，不惟不可屈为

    腾牌，且不可使吾女先此女而嫁。仆今急为此女择婿，将以小女薄奋

    嫁之。令郎姻期，少待改卜。特此拜恳，伏惟情谅。钟离义顿首。

    高大尹看了道:“原来如此!此长者之事，吾奈何使钟离公独擅其

美!”即时回书云:

        莺凤之配，虽有佳期;狐兔之悲，岂无同志。在亲翁既以同官之

    女为女，在不俊宁不以亲翁之心为心?三复示言，令人悲恻。此女廉

    吏血凤②，无惭阀阅③。愿亲家即赐为儿妇，以践始期。令爱别选高

    门，庶几两便。昔通伯玉耻独为君子④，仆今者愿分亲翁之谊。高原

    顿首。

    使者将回书呈与钟离公看了。钟离公道:“高亲家愿娶孤女，虽然义

举;但吾女他儿，久已聘定，岂可更改?还是从容待我嫁了石家小姐，然后

腾( yin引脾:陪嫁的丫头。
血岚( Yin):血统，后代。
阀阅:大官员家的门前立两根大木柱，表示功勋、地位，称为“阀阅”，后来就作为百篆的

代词。
慈伯玉耻独为君子:趁伯玉，春秋时卫国的贤臣，与孔子同时。事见《后汉书 ·王畅

传》。

①

②

③

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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